文革第二轮大屠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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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向刘、邓右派夺权，毛泽东在1967年初便发出了“展开全国全面内战”的号召，以粉碎右派的反抗。为此，他下令“支左”部队“可以开枪自卫”；到8月4日，他又下令“武装左派”。但到1968年7月，他的夺权目的基本达到时，特别是他与右派做出妥协声明要“解放”右派干部后，左派造反派、红卫兵的利用价值由是告终，而且已经变成了他的累赘。于是，1968年7月28日，他在人民大会堂向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发出严重警告：“我再说一遍，谁如果不听劝告……就歼灭之！”随后，便下令全国各地展开对“不听劝告”的左派造反派进行武装围剿。由于资料不足，笔者根据掌握的资料，选择规模较大的中共武力镇压事件，简介于后，以飨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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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2月23日上午11点左右，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、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、二炮驻青某军副军长张晓川等将领的直接策划下，调动13个连的兵力，对占据《青海日报》社的左派“八一八”战斗兵团发起攻击。二十多分钟后，军区部队攻占了报社，占领报社的左派造反派全部就歼！是役，打死左派造反派169人，打伤致残178人，俘虏1,000多人，部队伤亡50人，其中死4人。这就是著名的“青海二二三事件”。

“青海二二三事件”是中共上层左、右两派在京西宾舘和怀仁堂政治角力的继续，也是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、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省第二书记王昭、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钩心斗角的总暴发。维护官僚体制反对毛泽东造反政策的赵永夫，在中央军委右派高级将帅的支持下，利用造反策略，一举夺了话不投机又支持“八一八”造反的司令员刘贤权的权，并把他软禁起来。这个事件也是中共军内右派对左派造反派的第一次血腥镇压！

一位现场目击者写道：“上午十一时，军队枪击报社外的‘八一八’的广播喇叭，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。下午近二时，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们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，顿时枪声大作。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。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‘八一八’成员。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，其中一位当场身亡。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，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、五场、六场的工人。他们手挽着手，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‘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’‘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，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，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。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，第三排仍然坚持，结果又壮烈牺牲。’”

23日下午，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，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，军队反击，胜利地平定了“反革命暴乱”。叶帅称赞说：“你们打得对，打得好！”在西宁大街上，也出现了“林副主席来电：你们打得对！打得好！”的标语。

有中央军委撑腰，赵永夫的胆子更大了。事件发生后，他下令省军区会同省公安厅联手逮捕左派造反派4,131人，拘留2,522人，管制3,504人。又据报导：“1967年2月26日，青海西宁武斗扩大到省委、省政府、军民用机场。省公安厅、西宁市公安局被占据，3所大学、12所中专、职校、35间军工企业职工参与造反，从2月26日到3月5日持续武斗，曾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，造成2,177人伤亡，其中死亡822人。”（待档案解密核实）赵永夫也变成了镇压“反革命暴乱”的英雄，被招到北京作报告。

毛泽东对青海省的屠杀并不介意，因为是他发出“部队可以开枪自卫”的指示；但在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的反复状告下，特别是“二月逆流”的威胁使他改变了主意，决定拿赵司令是问，令周恩来处理。领了旨意的周恩来，于3月24日迅速下达了《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》。决定指责赵永夫夺司令员的权是“反革命政变”，开枪屠杀是对“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”，并把“赵永夫隔离收审”。但十多年后，左派被赶下台，青海省委撤销了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《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》，并表示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案、假案、错案，一律予以平反昭雪。中央军委迅速作出了“赵永夫受了冤屈”的结论，使刽子手以正军职级别离休，寿终正寝于1987年10月18日。

那些惨死的冤魂们，当他们倒在刽子手赵永夫枪口下后，他们才明白：他们被愚弄了；他们不过是毛泽东手里一捧任意抛撒的炮灰！
[bookmark: 第13章四、2] 
[bookmark: 第13章四、3]2、湖南怀化大镇压事件   

1967年8～11月，湖南省怀化市左派职工红卫兵造反派，占领、接管了怀化劳改农场、劳改工厂。军队奉命进驻，遭到左派对抗，发生武装冲突。劳改农场、劳改工厂的囚犯们，都被武装起来，编成敢死队，与军队对垒。军队奉命镇压“反革命武装叛乱”，造成37,700多人伤亡，其中死亡13,300多人，军队伤亡430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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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6月到1968年3月，四川宜宾地区两派造反派，就“刘结挺、张西廷，是毛泽东司令部战士还是刘、邓司令部黑干将”的不同观点，发生激烈冲突。周恩来和中央文革，在1968年3月15日先后表态说，刘、张是毛主席司令部战士，长期受到刘、邓在四川的代理人李井泉之流的迫害。应着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表态，拥护刘、张的左派“红旗”，在武斗中占了上风，先后发动了三次由部队和民兵直接参加的“武装支泸”行动，力图歼灭炮打刘、张的泸州右派“红联站”。但到了1968年7月，当毛泽东夺权战略开始转移左派利用价值因而告罄时，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及时重新表态，严厉批评了左派的“支泸行动”，并将“支泸”后台刘结挺和张西廷绳之以“法”，迫使“支泸”组织和指挥者宜滨地区革委会主任王茂聚自杀身亡。由是，泸州武斗形势大变，风光一时的左派“红旗”，最终惨遭灭顶之灾。后据统计，在部队直接参加下的泸州镇压，双方投入兵力高达17万之多，伤亡43,800多人，其中枪杀21,100多人，军队在宜宾地区实施戒严长达15个月之久。

一个当年的左派造反派回忆四十年前的经历后，写道：“40年后想想，当造反派一文不值：武斗平息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，全国除王洪文控制的上海和少数地区外，几乎没有造反派掌权。四川省的刘结挺、张西廷被打倒，宜宾王茂聚自杀，郭什么被打倒，造反派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。泸州周之良、赵殿国被判刑劳改，我们沙湾造反总部的头头某某，被‘红联站’人打的七生九死，还被扔进监狱，我本人也在‘一批双清’中以可笑的‘反军乱军’（我算老几！）等大帽子压着坐了几次‘学习班’，幸好我不曾坦白交待，不然也没此闲心坐在这里念文革经了！造反派为何落得如此下场？卸磨杀驴！敢造反的绝不是好驴，该杀！于是有训子孙：不要参加党派当炮灰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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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5～9月，安徽省蚌埠、淮南两地85间企业单位的职工，发动第二次造反。他们打着要揪“李葆华在安徽的代理人”的造反旗号，包围了两地的革命委员会，占据了铁路、公路交通长达12天。中央文革派调查组前往调查，毛泽东也派汪东兴带队下去了解情况。调查后，中央文革和汪东兴认为，第二次造反是“搞反攻倒算”，把事件定性为“反革命”。经毛泽东同意，新生的安徽省革委会，从合肥等地调动5万武装民兵，配合驻军进行围剿。在长达35天围剿、追捕中，有7,300多人伤亡，其中死亡3,433人，军队、民兵伤亡525人，827间建筑被损毁。因镇压有功，12军军长李德生，在毛泽东的“关怀”下，飞黄腾达，由一不见经传的少将，先后擢拜为大军区司令、总政治部主任，直飞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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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8月，在“八月戡乱平暴”事件中，全县被杀害的干部、群众有700多人，烧毁民房700多间，设置临时监狱500多所，“依法”关押的群众高达5万多人，其中，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和逼供信，致伤致残者数以千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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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12月到1969年2月，陕西省宝鸡地区八间兵工厂展开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，7万名职工中，有45,400多人（一多半）被列为阶级异己分子、历史反革命、现行反革命，其中，297人被军管会宣判死刑，立即执行。面对野蛮暴政，当地老百姓已忍无可忍，他们在第二天揭竿而起，武装反抗当局的“清队”暴虐。驻军谎报称发生了反革命暴乱，并依毛、周谕示，对老百姓展开军事镇压。他们出动了坦克、装甲车、四筒平射炮、喷火器等投入战斗。两个月的武装镇压中，打死13,300多人，打伤致残多达35,000多人。

